
中国最古老的珍珠城——白龙城

方城有址堆残贝，

古寺无踪剩断龟。

一一田汉

采珠城雕 张明科/摄



珍珠城是古代朝庭采珠官下榻和管理珍珠采撷事务的地方。合浦珍珠城位于今天营盘镇的白

龙村，是一个面海的古城，距白龙海湾仅五、六百米。但原先的珍珠城并不在白龙村，而是在海

港对面的古城村。古城村的村名因有珍珠古城而得。据考证，珍珠城在汉唐之时就有。

在明朝时，有一夜，皇朝的采珠官马到古城，但半夜里，星疏月朗，海静浪平，官马却挣脱

缰绳渡海来到白龙城。珠官与地方官员都认为，既然官马都认为白龙这个地方好，珍珠城就移到

了如今白龙这个地方。

现存的珍珠古城旧址，是明初洪武七年（公元 1374 年）兴建。原城成长方形，南北长约 320

米，东西宽 233 米，城基宽 6 米。城墙内外均以条石为脚，火砖为表墙，中间是珍珠贝壳与黄土

夯实作墙心。古城面积为 75000 平方米。城内有采珠太监公馆、珠场司巡检及盐场大使衙门和守

海寺，城外有西海庙。古城作为采珠的机关重地，到清初，已经废弃，里面的单位也有改变。珠

场司巡检撤销，新设白龙讯。当年的采珠城变成了军营，成了海防重地。

但珍珠城作为建筑，到上个世纪 30 年代抗日战争时期，还保存完好。抗战期间，大部分城墙

和城门被拆毁。到新中国成立后，只剩一道墙和一座南城门。这些到了 1958 年当时的大跃进时期，

也就全部毁灭。

现在我们到古城去，可以看到南门城垣和靠东一段 2 米多有墙心。当年的破蚌取珠工地成了

白龙小学。那里挖地三尺，都是古代遗弃的珍珠贝。不远的海岸边，有两座太监的纪念碑。一座

叫“黄爷去思碑”，一座是“李爷德政碑”。

另外还可以看到一方海龟驭着的石碑，上面刻着“宁海寺记”。

附 录

璀璨的北海南珠 珍珠城坊门牌匾



田汉诗二首

中国当代著名剧作家田汉同志 1962 年前往参观留下诗作两首：

（一）

南来初看还珠记，

当日珠民重可悲。

碧浪曾翻千斛泪，

夜光能换几餐炊。

方城有址堆残贝，

古寺无踪剩断龟。

访古喜逢歌剧队，

布帷丝幕白龙湄。

（二）

海鲨闻说守杨梅，

贯月奇光去复还。

北海开池初结果，

南康剖蚌半含胎。

看来子都因娘好，

毕竟他培赛自培。

玉润星圆千百斛，

南珠应夺亚洲魁。

远逝的珍珠城
◆廖德全

一

记不清是第几次到珍珠城了。先是别人带我来，再就是我陪别人来，后来我独自一人也来。

不远，离合浦、离北海不到 30 公里，来去很方便。每次来到这里，都会有强烈的心灵震撼，不仅

因为这规模宏大的珍珠之城很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更因为，这一堆以珠贝堆起的废墟的沉

重负载，它的辉煌与罪孽。

白龙珍珠城，历史上也许不怎么出名，知道的人不会很多，但说到“珠还合浦”，知道的人就



多了。《后汉书·孟尝传》记载：“孟迂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先时宰守并多贪

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

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收录在《中国成语大辞典》的这则《珠还合浦》

故事，便发生在这里。在合浦县城，还有一座专门为纪念孟尝而建的还珠亭和一间孟尝祠，还珠

亭正门有一联：“孟尝何处去了，珍珠几时回来？”不知是问天还是问地，问古人还是问今人，自

问还是问人？反复揣读，只觉得言简而意远，寄托了珠乡百姓对孟尝太守为官清廉的无限眷念。

善良的百姓是爱清官的啊！只可惜的是，在孟尝太守之后，合浦有了珠名，却少了廉名，实在让

人唏嘘不已。

每次到来，总是寻寻觅觅，磨磨蹭蹭，总想在这里寻找一种感觉，明了一座城池的兴衰，哪

怕是忽忽闪闪的历史回音，星星点点的文明碎片。脚步是沉重的，眼睛是酸涩的，头脑一片空茫，

迷乱得像一个找不到家的孩子。非常不幸，寻找得到的，只是苍凉与失望。但是，我仍旧要来，

一次，又一次，再一次。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一次次踏上这荒芜的土地，寂寞的废墟。

巍巍珠城兮，今安在？黄鹤一去兮，不再来！

珍珠城没有了。但珍珠城确实存在过。如今，空余一片废墟，还在对着不远处的浩瀚大海，

默默叙说远逝的辉煌和无奈的苍凉。

二

选择在这里造城，不是明智之举。

国人大都有造城之癖，似乎造了城就有了政绩，就有了自己一城的家国天下。像那帮子梁山

好汉，本来干的是打家劫舍营生，啸聚山林，江湖行踪，却也要把个水浒山寨拾掇得像座城，建

城墙，盖城楼，还设有忠义堂、聚义厅等等，煞像回事，摆开一副圈地自大、长治久安的架式。

在中国，有人的地方就得有城。没有方方正正、巍巍峨峨的一座城，那算什么好地方？算什么历

史？有什么文化？

白龙这个地方，既没有名山倚靠，也没有秀水萦绕，造不出小桥流水，看不到奇峰俊秀，平

淡得不能再平淡了。很难想像，举世难觅其双的珍珠城就建在这里。平缓的山坡，前面不远就是

大海，根本说不上风景或者风水。我问同行的同志，古珠池在哪？手一指：那边。放眼看去，大

海茫茫，不知所在。把一座孤城建在这里，把酒临风，看日出日落，浪卷白云，倒也不错，别有

点自然风光，滨海情趣，但长期生活工作在这里，是会寂寞的。那时交通闭塞，科学技术不发达，

人也不像现在这样会玩，夜半阑珊，除了看星星点灯，渔火明灭，不会再有什么好去处。来了情

绪，想去 OK 一曲也不成，更别想去桑拿按摩，闹个周身通泰了。猜想，多半是军事建制，至少也

是半军事建制，条件是很艰苦的。

但这里有珍珠，有闻名于世的合浦珍珠！

放眼珍珠城下的这片海域，看似平淡无奇，却有其非同一般的地方。这里，海阔浪平，潮流

畅通，咸淡适度，扁藻之类的饵料甚多，正适合珠贝的生长繁殖。所产珍珠，得日月之光华，天

地之精髓，洁白晶莹，结实凝重，浑圆生辉，以质优色丽而闻名于世。有一种夜明珠，通体皎洁，



银光闪闪，晚上放在书页上，珠旁字迹依稀可辨。这种珠我无缘得见，但我相信是真的。因为，

夜明珠一说，始终不绝于书载口传。就是现时人工养殖的合浦珍珠，熠熠生辉者也并不少见。所

谓珠光宝气，大概也就这个意思。还有一种转盘珠，珠体浑圆光滑，放进盘中会一个劲地滴溜溜

打转，甚是奇妙。珍珠，作为海中珍宝，可入药，也可作饰物，据说当年慈禧老佛爷凤冠上的那

颗明珠，就产自白龙珠池。清顺治年间，官府收购珍珠，是用昂贵的貂皮来折算的，重八分的上

等珍珠，可折貂皮 80 张。80 张貂皮啊！珠宝无价，可见一斑。

有珍珠就有采珠人，这里就热闹了。

白龙珍珠城

三

史载，白龙珍珠城建于明洪武七年（公元 1374 年），原城为长方形，南北长 320 米，东西宽

233 米，周长 1107 米，分东、南、西 3 个城门，城基有 6 米之厚，城墙内外两侧，均以条石为脚，

以砖为墙，中心以一层黄土夹一层珍珠贝壳层层夯打构筑而成。城门之上，还有城楼，以监视海

上及城内外动静。粗算一下，整座珍珠城占地也就 100 多亩吧，按现在的水准，一个什么小区、

项目，动辄就是数千上万亩，面积就有点小家子气了。但城内设置却不马虎，有采珠太监公馆、

珠场司巡检及盐场大使衙门，设专官、内监，并驻水师镇守，监管珍珠生产。从机构设置上看，

既有军政合一的特点，似乎还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城里建有一座宁海寺，不远处还有一座

西海庙，在这一荒僻海湾，便有了悠悠远播的暮鼓晨钟。

采珠业起于何时，已不可考。我查阅有关地方史志，野史杂录，见到过这里的采珠记录，某

年采珠多少，某年采珠又多少，年代、产量都记得非常清楚。但这只是官方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

民间的、零星的，已无从查考。唐代诗人王建的《海人谣》写道：“海人无家海里住，采珠役象为

岁赋。恶波横天山塞路，未央宫中常满库。”这说明，至少在唐代，以珠为贡，大规模强迫珠民采

珠已经盛行。别小看了到现在还不怎么发达的合浦，其县城至今也只是一个镇的规模，但远在西

汉时期，合浦就是一方郡守所在，疆域还挺大，不下于现在半个广东省的地盘，现在的合浦、北

海人还常常以此为荣。当然，作为具有 5000 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合浦历史的源头仅追溯到西汉，

仅有汉瓦而不见秦砖，历史久远不到哪里去。然而，合浦作为远离中原、远离全国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的南蛮之地，山高皇帝远，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及经济、军事、政治、文化辐射能力而



论，高层统治者是很难顾及的，如无特殊的开发利用价值，还会长久地处于化外状态。

合浦老街建筑

当年的统治者，要开发和统治这块南夷荒蛮之地，置之于股掌，原因也许很多，有他的军事

实力，有他天下一统的雄才与狂想，但我觉得，最直接的理由不外两条：一是出海的便捷通道，

二是盛产南珠。在合浦县城附近地下，有万余座古汉墓及其产于内陆和番邦的大量墓葬，其作为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的盛况依稀可见，也有白龙珍珠城几十亩深达 3 米余厚的珠贝残骸，

展示了当年采珠业的红火轰烈。我以为，这漠漠盈野的汉墓群和堆积如山的珍珠残贝，便是合浦

历史文化的双重积淀。所以，合浦在汉代始设郡置县，并极盛一时，辖地之广，物产之丰，人丁

之旺，确是合浦很了不起的历史之幸。

合浦，注定与南珠有着不解之缘。



四

珍珠城建起来了，却更害苦了这一方珠民。

据《明史》和《明会要》记载，仅明代的几次采珠，就达数万两（司码秤）之巨，其中弘治

十二年的一次采珠就达二万八千两。他们逼迫珠民采珠，往往是用缆绳缚住身体，坠以石头，沉

下深海，捞贝作业。《庶物类纂·廉州志》记载：“合浦县中，有杨梅青婴之池，疍人每以长绳系

腰，携篮入水，拾蚌入篮，即振绳令舟人急取之。”因水深不易浮起，采珠人常被恶鱼所伤，也有

的不能及时浮出水面而气绝身亡。仅嘉靖八年（公元 1529 年）的一次采珠，就死去 600 余人。

站在珍珠城废墟前，放目远眺，似乎仍可看到，茫茫的大海上，珠民乘一竹筏，在波涛上漂

流翻卷，时出时没。或许，也是这样的天蓝蓝，水碧碧，风和日丽，晴空万里，但他们进行的却

是毫无诗意的采珠之旅。珠民们赤裸着乌黑发亮的身体，腰间系一条长绳，身后背一个竹篓，一

个接一个痛苦地翻身入海，寻找珠贝。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下海的珠民，嘴上还有一物封住，

但那绝不是现代或者其他任何意义上的给氧设置，而是防止珠民把珠吞到肚里的“口罩”。我曾见

到渔民用鱼鹰捕鱼，为防止鱼鹰“偷吃”，便在鱼鹰的脖子上设一项圈，捕到稍大的鱼它就呑咽不

下，只能乖乖地送上小船，而渔民也会给它一条可以下咽的小鱼作为奖励。相比较之下，珠民还



不如鱼鹰。当然，后来社会进步了，科技发达了，由一种珠耙在船上作业，船行耙走，绞耙取蚌，

不用潜入深海，但即便如此，小船也时常为风浪所没，船覆人亡的悲剧还是经常发生。

如果说唐代的王建没有到过北海，甚至连南方海湾也没见到过，前面提到的他那首《海人谣》，

完全是诗人雄阔无边的想像杰作，那么，明代林兆珂的《采珠行》就非常真实了。林兆珂，福建

莆田进士，明嘉靖年间两广总督林富之孙，万历十八年(1590 年)任廉州知府，诗中所描绘的就是

他的所见所闻了。他写道：“骊龙惊徙鲛人愁，冯夷海若声啾啾……大清明月薄蟾蜍，诏书南下大

征珠……倏忽狂飙吹浪起，舵折帆摧舟欲圮。哀哀呼天天不闻，十万壮丁半生死。死者长葬鱼腹

间，生者无语摧心肝……蛟鳄磨牙竞相向，积血化为海水丹。”多么凄惨的一幅海上搏命图！珍珠

啊珍珠，你光耀夺目，价值连城，但要多少血汗、性命才换得来！珍珠，至宝也，却成了罪恶之

源。珍珠何辜！珠民何辜！一定得“以人易珠”吗?

珍珠城下，所埋没的是累累残贝，更有万千珠民的血泪和冤魂！

为满足极少数人的私欲，百姓的血泪冤魂，又岂止在珠城！

五

每次来到这里，除了沧桑巨变带来的震撼，更有一种恐惧，这便是面对奉命到这里监守采珠

的太监。

作为一个好端端的大活人，硬生生地把男人的命根去掉，要命的疼痛不说，一辈子怎么过？

没见着太监是什么样子，电视上、电影上倒是常见，但那是演戏，是装扮的，不是真太监，要是

让这样风流倜傥的青春偶像进宫当太监，那可就是乱了套了。前不久读到一篇文章，说为了“净

身”进宫，历史上曾出现排队割阴茎的“盛况”。放在现代，这似乎不可想像，我的一位前辈也认

真对我说，割阴茎的事不大可能，即使是真太监，也不是割阴茎，而是“去势”。不管怎么说，太

监的生活都是非常痛苦和悲惨的，他已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更不是一个生理心理正常的男人了。

南 珠

少时正逢十年“文革”，没有高考压力，没有多少电影电视可看，也没地方可去消磨这多梦时



节，偶尔偷看“黄色小说”，记得好像有一本是《武则天四大奇案》。里面讲到则天女皇的一个面

首，因本事了得，深得女皇宠爱，仗了则天女皇的权势，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被代表正义一方

的狄仁杰一方逮个正着，便强行“阉割”。所用的道具，就是一把利刀和半筐石灰，根本没有什么

消毒麻醉，完全是杀猪似的硬来，夜读至此，很是有些心惊肉跳，伸手摸一把自已的，还好端端

地蜷缩在裤裆里，才安心睡去。

珍珠池之一 苏鸿飞／摄

现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读了几本书，见识了一些人，对太监其人其事多了些理

性之解。在明代，自宫是严禁的。成化十年十二月，有自宫者 50 余人赴礼部，按现在的说法，也

算是集体上访吧，要求进宫当差，结果被枷项示众。第二年冬，又有自宫者四五百人集聚起哄，



闹闹嚷嚷要录用进宫，结果皇上传旨：“各杖五十，押送户部，如例编发海户当差。是后有再犯者，

本身处死，全家发边远充军，礼部称文天下禁约。”即便严厉如此，也不能禁止自宫求进者。这些

自宫者，生理变态，心理变态，多为心术不正之徒。然而，他们不是自宫后才变态，而是变态了

才自宫，否则，他那一刀如何下得了手？有强权，就有利诱，就必然有人格的扭曲；强权之下，

重利之前，要保持健康健全的人格，难着哩。如今，一些人为了升官戴乌纱，也同样地无所不用

其极，大搞权钱交易不说，像湖北张二江的一个手下，还荐出自己的老婆去作爱的奉献。有的虽

然没有献出自己的老婆，却公然献出自己的人格，为一官半职，委身求进，心甘情愿去当精神上

的太监。今人尚且如此，古人为了能到皇帝身边工作，进机关，食官俸，还可以拥权用事，实现

一步登天，有点排队割阴茎这样的奇闻，不管真假，实在也是一件寻常事。

这些太监，长眠于残贝黄沙之中，身后没儿没女，不知所属，已成孤魂野鬼。身为太监，权

势了得，不单有百万家财，也大都有养子养女，虽非己出，有那个意思也是一种自慰。但无论如

何，也不会有人千里迢迢来认这个太监祖先了。太监无数，其后何在？既然作了太监，以身事权

贵，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过一天算一天吧。

身后？谁知自己身后会怎样？谁管得了身后会怎样？这一点，古今太监都会想得通的。

六

区区采珠太监，也有一碑纪存，怎么也想不通。我见到的是两块，一块是“黄爷去思碑”，一

块“李爷德政碑”。原说两块都是太监碑，其实有谬。据考，这“黄爷”，是钦差镇守广东涠洲游

击将军黄钟，说得上是铮铮男子，他镇守地方有功，立碑以祀，是说得过去的。而这“李爷”，即

为采珠太监李敬，货真价实的阉臣。李敬作恶一方，劣迹斑斑，《合浦县志·事纪》（民国本）载：

“神宗万历二十六年，遣御马太监李敬开采珠池，其法官六民四，官之六进上，民之四为船户采

取工食，而里下私派不与焉，民不堪其苦，其供应太监及差随员役。又各府协帮银二万二千四百

两有奇。官民大困。”还说李敬抵廉，“天霁而雨，时谓天泣”。天怒人怨，按理是不该为其立碑的，

要立就立秦桧一样的耻辱碑。但现在，两碑同在，规格、年代似乎也差不多，什么意思？审读李

敬的残碑，碑文的许多文字已失，而“闻开采之际，珠官一至，百姓远徙，近海百里绝无烟火”

几行却完好无损。本来是坏事做绝，却还有人为其立碑，该不是为权势者饰，古今同例吧。但，

要饰也饰在有权时，人死权失，谁还理你？这又是古人不如今人贤了。

站在太监碑前，苦苦思索，难解其衷。他奉命而来，虽不是与珠城共存亡，却可说是以身殉

职，为采珠事业而献身。作为钦差，奉命监守采珠，权力天大，本是美事，趁机搜刮民脂民膏不

说，光那圆溜溜银灿灿的珠子，私藏个百斤千斤，装他几大麻袋，看那大的圆的亮的就拿，分送

红颜知己，博千金一笑是没问题的。而身为太监，又哪来红颜知己？纵有知己，花容月貌，风情

万种，又有何用？我甚至在想，皇帝老儿也真想得绝，做得绝，千官万官他不派，再有本事，再

皇亲国戚、再托门子也不行，他认为只有太监才可靠，才适合干这差事，这样才保得住这奇珠异

宝不轻易流落民间，污秽了这贞洁之物。这样的珠子，放到后宫才算清净，才放得了心。想想也

是，太监为了进宫，连自家命根子都可以不要，也应该是最可靠的。他万万没想到，最靠不住的，



往往还是这些卖身投靠的势利小人。

关于太监外放，专权一方，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明令禁止的。他在宫中立一铁碑，上书：“内

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对宦官之祸，他可说是洞察秋毫，深恶痛绝。内宫就是内宫，在主子

身前身后，干点贴身服务可以，可劲地“喳”就是了，还要跑到台前指手画脚，狐假虎威，作威

作福，肯定要大大地坏事。而外放当政，更是弊端多多，狗仗了人势，还有不作恶的？但朱元璋

明禁之事，他的后人却没当回事，铁牌当了废纸，让太监得以潇洒走一回。就钦派太监监守采珠

一事，当时就有人提出异议，斗胆上书言事。嘉靖九年，时任两广总督的林富，写了一篇《乞撤

内臣疏》，直陈太监专权之弊，明确提出，采珠事宜就由地方长官统一领导得了，把太监撤回去：

“若谓珠池乃宝源重地，宜委内使，但内外皆皇上臣子，倘重内而轻外，诚恐倚势为奸，专权滋

事，害有不可胜言者。”作为地方官员，要参掉皇帝外派的心腹太监，虽有证有据，据理力陈，说

的都是事实、真心话，也得有天大的胆才行，弄不好，就把自家脑袋先搬了家。好在林富没有被

罢官斩杀，也没有开他的批斗大会，好像也没有把他划为什么派，打入另册，永世不得翻身。若

干年后，他的孙子林兆珂，也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大才子，还被派做了廉州知府，委以

重任，这也算是好人有好报吧。

七

如今，这座喧嚣一时的珍珠城，已是一片废墟，杂草丛生，破败荒凉，珠贝残壳，累累盈野。

不远处，原来还有一小段一两米高的墙心，久经风雨的剥蚀，人们的挖掘和猪牛的践踏，如一堆

死寂的坟墓，不仅丝毫未见古城雄风，甚至连一点城廓的痕迹也难以辨认。我们现在看到的珍珠

城南门，是前些年在原址大体按原样新建的，残存的一段土城墙心被包在里面，便算是封存了的

珍珠城，便算是对珍珠城的保护。

面对如此珠城，说不上是悲哀还是遗憾，心头是沉重的。我在想，如果当年的统治者有点远

见，有点经济学头脑，走一条以珠兴市、以市兴城、以城养珠、珠兴城旺的路子，也还是不错的，

没准发展到今天，已是一个颇具规模的珍珠名城了，珍珠产业已高度地兴旺发达。可惜的是，皇



帝是一个权力无边的统治者，却不是生产组织者，他依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强权逻辑，

只是掠夺、收取、享受、挥霍、至于如何组织生产，是否会造成种源的枯竭，他老人家就没空管

得上了。正是因为在这里建起珍珠城，过度捕杀珠贝，才使这里的南珠濒临绝境。不是远徙他处，

而是种群生存体系的严重破坏。所以，与其说珍珠城毁于战火兵荒，还不如说是毁于掠夺性采珠！

珍珠采光了，珍珠城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毁于一旦是必然的。如果这里的采珠业兴盛不衰，

海底宝珠采之不竭，珍珠城即使毁了也会重建。

认真审视这依原样建起的珠城一角，与其他别处的古城没什么两样，也是一样高耸的城墙，

一样青紫的砖，即使是仿制品，也一样地透出森森杀气。古代的城堡，无不如此，壁垒自己，固

城以守。但有了城就能长治久安？就能无所畏惧？设想是这样，否则我们的先辈就不会那么热衷

于造城了。站在珍珠城废墟前，遥想它的兴衰与最终的没落，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更有一种逝

者如斯夫的悲怆与无奈。这里该不该建“城”？珠城有没有存在的价值？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至高无上的权力集中在皇帝那里，他要在这里建一座城，根本用不着可行性研究，说建便建就是

了。世上本无长城，不也是皇帝说建便建起来了吗？世上本无大运河，不也皇帝说修便修起来了

吗？那一年，乾隆爷打猎来到一个叫承德的地方，感觉还不错，就建起了至今仍风光着的承德避

暑山庄。也不管离京城有多远，车马来往是否方便，是否得民心，他想建就建。一个区区珍珠城，

建起来就太容易了。何况，这里还有价值连城的海中至宝——珍珠呢。

1964 年，田汉来到白龙，来到珍珠城。在这里，这位著名剧作家、老诗人似乎也感受到强烈

的心灵震撼，挥笔留下了“碧浪曾翻千斛泪，夜光能换几餐炊”，“方城有址堆残贝，古寺无踪剩

断龟”等感人诗句。呜呼，巍巍珍珠城，仅剩残贝断龟！不过，有文坛巨匠亲临凭吊，也算是古

城的一大幸事了。

历史上，我们有过许多辉煌，但如今都已远逝，逝去一个区区珍珠城又算得了什么！一座城

的衰败，关乎军事上的攻防，鼓角声隆会伴随惨烈的灰飞烟灭；生态的失衡也会带来疯狂的报复，

光有其城而无所依存，也必将导致最终的颓然失存。看看我们的脚底下，已深埋了多少城池！城

兴城废，有人的智慧与勤勉，也有人的失算与造孽。我们许多所谓的辉煌，无不以百姓的牺牲为

代价，无不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现存的大运河是这样，万里长城是这样，那些“辉煌”的遗

址，坍塌的废墟，哪一处不是这样？辉煌的历史只是历史的辉煌，往往只是权势者的辉煌而不是

民众的辉煌，只是文人笔下的辉煌而不是现实中的辉煌。辉煌的背后，更多的是惨绝人寰、罪孽

深重的绞索和皮鞭，不尽的血泪和冤魂。

这样的辉煌，远逝也罢！

八

令人欣喜的是，近些年来，这里的珍珠业已是红红火火，养殖、加工、营销，都在蓬勃兴起，

仅原珠年产量就达数吨之巨。一位老珠农，经十多年潜心研究，还育出了佛像珠。走在合浦、北

海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经营珍珠产品的门店，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人们养育了珍珠，珍珠养

活了一方百姓。珍珠城没了，珍珠业却发达了。这种景况，要是让当年的皇帝、李太监们看到了，



不知要作何感想？这不只是一种无情的嘲再，也是历史的必然。

历史一去不复返、但历史也不只是历史。这便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白龙珍珠城遗址，有了

人们热风吹雨洒江天的万千感慨，只是我们许多人还没有省悟而已。

合浦珠墟有感
◆黎焕颐

破碎的躯壳。

灵魂哪里去了，

是不是化为粉末？

一粒粒，一颗颗，

流光四溢，闪闪烁烁。

这才是物华天宝呵！

……生命，理应痛苦地

修炼自我、完成自我：

但，一旦完成，

便永远无法超越自我

开始了生命历程的

悲、欢、离、合：

或玩物般地滚动于

权贵的股掌之间。

或奇华般地走向

富商巨贾的争夺。

或化为贵妇人的项链，

宛如价值万多的绞索……

哎！这是灵魂的升化？

还是灵魂的沦落？

这是生命的善？

还是生命的恶？

环顾珠墟，

我如同扪着历史的网罗。



珍珠城遗址
◆韦其麟

方城有址堆残贝，古寺无踪剩断龟。

——田汉

你想一睹我昔日的丰采？

昔日的风采早已随着岁月逝去。

遗下的堆堆贝壳，都已经旧残，

断龟驮着的纪功石碑，也都一样旧残。

惟有养育珍珠的大海，青春永驻。

看连天的波浪，依然汹涌不息，

涛声依然庄严而雄浑。

惟有举托过我的大地，生命长青，

听远处木麻黄的林涛，与大海一样呼啸不已。

丛丛剑麻，高高擎起硕大的花朵，

还有遍野的灌木和绿草，繁茂而茁壮，

一代比一代年轻。


